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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生蚝”*

盛益民* *

“生蚝”的本字为“生蠔”，“蠔”最初见于唐代文人对两广沿海牡蛎的称呼，

“蚝”作为“蠔”的俗体字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生蚝”最初用例见于20世纪初，作

为食品／食材名出现，后在认知转喻机制的作用下用来指牡蛎这种物种。

牡蛎（oyster）分布于中国从山东到广西、海南的广大区域，是中国传统四大养殖

贝类之一，早在汉朝就有“插竹养蛎”的记载。北方海域所产的牡蛎多为近江牡蛎（学

名Crassostrea rivularis，牡蛎科牡蛎属），体型偏小，适应淡水与咸水交汇处；而南方的

品种以长牡蛎（学名Magallana gigas，牡蛎科巨牡蛎属）为主，生活在盐度更高的海域，

可以长成大牡蛎。

《现代汉语词典》（下称“《现汉》”）未收“生蚝”，对“牡蛎”的解释为：

“软体动物，有两个贝壳，一个小而平，另一个大而隆起，壳的表面凹凸不平。肉可以

吃，又能提制蚝油。肉、壳、油都可入药。也叫蚝或海蛎子。”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

把牡蛎称为“生蚝”。关于“生蚝”的来源，学界至今没有专文讨论。本文拟从语言学

的角度，考察“生蚝”的得名理据与词义演变，主要考察三个有意思的问题：第一，

“蚝”的字词关系问题；第二，“生蚝”的成词问题；第三，“生蚝”用来指物种名的

理据问题。下面逐一讨论，最后是全文总结和余论。

一、“蚝”的字词关系问题

《现汉》《汉语大字典》《新华字典》等都收了“蚝”，《现汉》以“蚝”为正体，

同时加了“（*蠔）”，表明“蠔”为异体字。

“蚝”《广韵》中就已经收入，读音为七吏切，释义为：“蛓，毛蟲，有毒。”

《正字通》对“蚝”的解释是：“俗‘蛓’字。《说文》‘蛓’训毛虫，俗因加虫作

蚝。从蛓为正。”由此可见，“蚝”最早是作为“蛓”的异体会意字出现的。早期实际

用例如“㾕肌遭蚝刺，啾耳闻鸡生”（韩愈《城南联句》）。早期的文献，牡蛎义则一

律写作“蠔”。

*	 本文修改过程中，承蒙黄河清、戴佳文、陈柯桦、匡一龙诸位的指教。

**	 盛益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80

●
 

語
文
建
設 (

香
港) 

第 132 

期 
●

“蠔”未见于《切韵》《集韵》等韵书中，元代《古今韵会举要》才增加，释义

为：“蚌属。韩文诗：蠔相黏为山，百十各自生。注：壳如石，亦曰蛎房。又地名，

《五代史》：潘崇彻败王逵兵于蠔石。”最早的用例见于唐代的文献，宋代文人也多提

及，例如：

蠔相黏为山，百十各自生。（韩愈《初南食胎元十八协律》）

蠔，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
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
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豪皆开房，见人即合之。（唐‧刘恂

《岭表录异》“蠔”条）

我们认为“蠔”记录的是东南沿海一带方言的用词。2理由如下：第一，最初出现

的文献多与东南沿海有关，《初南食胎元十八协律》是韩愈贬官潮州期间写下的，而

《岭表录异》则多记载岭表（两广）地区物产和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苏东

坡被贬惠州、儋州期间（1094–1100年），也写过《食蠔》的诗。而屈大均《广东新语》

卷23“介语”更是对“蠔”的习性等诸多全面的介绍。

第二，根据我们的考察，现代方言中用“蠔”表示“牡蛎”的，大概分布在从厦

漳泉一直到广西沿海的这个区域，比如根据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6228-6229页），广州、东莞、雷州就叫“蠔”，读音分别

是[hou21]、[hɔu21]、[ɔ11]；而厦门叫“蠔（仔）” [o35-11(a53)]，厦门一带也写作“蚵”。麦

高温（John Macgowan）的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英华口才集》（1898年）也

有“蠔壳”一词。而澳门一带原本盛产生蚝，原称“蠔镜”，其内河称为“蠔江”，后

才被雅化为“濠镜”与“濠江”。3

而“蚝”用来记{蠔}，是后起的俗字，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汉语大字典》所引

陈残云《香飘四季》（1963年出版）为例，例证太晚。我们发现最早的用例见于1895年

梁杰编纂的《家礼全书》，书中第6卷有“蚝豉壹封”的内容；另外，在1913年祥栈选

著的Chinese and English Cook Book《华英字厨书》（Chong Jan & Company出版）的“华

餐上品调制”部分，出现了菜名“扭子蚝”。4我们怀疑“蚝”最早见于两广地区的民

2	 至于“蠔”是汉语自身的词，还是来源于其他语言的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	 迄今所见最早出现“澳门”地名的官方文件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南海人庞尚鹏之奏

稿《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疏云：“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至蠔镜澳，

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日南北台即澳门也。”天启年间（1621年至1627）的《天启实

录》载：“按澳夷所据地名蠔镜。”

4	 1917年出版的《中菜指南》（ The Chinese Cook Book）正文用“蠔”，但文末的LIST OF ARTICLES

	 WITH APPROXIMATE PRICESAND CHINESE SIGNS中，dry oyster对应的汉语为“毛支”，这

个List中多用俗字，我们怀疑“毛”为“蚝”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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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很可能出自渔民或餐饮从业者之手。

关于“蚝”的造字理据，黄河清先生（私人交流）认为，“蚝”来源于“蠔”

的异体字“𧐢”的笔画减省，同样的现象也见于货币单位“毫”（银毫之意）简省

为“毛”，至少在1855年4月《遐迩贯珍》第四号已经出现“毫”简省为“毛”的现

象：“一千八百五十四年，香港全岛进支粮饷费项，总数开列：一、进地税，银

五万六千七百六十二员五毛七。”当然，正式出版的著作中“蠔”远多于“𧐢”，但

我们也的确看到几个用例，比如唐廷枢《英语集全》（1862年）中就写作“𧐢”，《生草

药实用撮要》（1949年，香港）也出现了“生𧐢”。由于这些俗字起于民间，该种说法

要作准，还需要有更多早期民间材料的支持才能判定。

二、“生蚝”的早期用例与成词理据

“生蚝”早期主要是作为食物名称出现的，现在也有大量与之相关的菜肴，比如

“香烩生蚝、炭烤生蚝、焗大生蚝、北芪炖生蚝、豉椒生蚝煲、生蚝汤、姜葱生蚝”

等。下面介绍几个早期的用例：

现今最早见于英国汉学家麦士尼（William Mesny）于1895-1905年在上海创办的英

文杂志《华英会通》（Mesny's Chinese Miscellany），该刊1896年的第I卷24期有Mesny's 

notes on Kuang-si一文，其中食物部分就有“Shin-hao 生蠔，Oysters”这一条。

在苏格兰汉学家湛约翰（John Chalmers）和狄吏（Thomas Kirkman Dealy）1907年出

版的English and Cantonese Dictionary中，相关词条为：“Oyster，蠔ho，生蠔shang ho；

pickled oyster，蠔豉ho shi；oyster-bed，蠔塘 ho t'ong”（p.210）

上一节提到1913年祥栈选著的Chinese and English Cook Book《华英字厨书》一书，

正文部分用“蛎房”指牡蛎，“华餐上品调制”部分对“扭子蚝”的注解为“用生蠔、

风栗炖淋并用”。菜名“扭子蚝”很可能依据的是民间菜单，后文的注解则用了正体字

“蠔”。

图1 《申报》安乐园酒家广告

当然，正式出版的著作中“蠔”远多于“�”，但我们也的确看到几个用例，比如唐廷枢《英

语集全》（1862 年）中就写作“�”，《生草药实用撮要》（1949 年，香港）也出现了“生

�”。由于这些俗字起于民间，哪种说法要作准，还需要有更多早期民间材料的支持才能判

定。 

二、“生蚝”的早期用例与成词理据 

在“生蚝”早期主要是作为食物名称出现的，现在也有大量与之相关的菜肴，比如“香

烩生蚝、炭烤生蚝、焗大生蚝、北芪炖生蚝、豉椒生蚝煲、生蚝汤、姜葱生蚝”等。下面介

绍几个早期的用例： 

现今最早见于英国汉学家麦士尼（William Mesny）于 1895-1905 年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杂

志《华英会通》（Mesny's Chinese Miscellany），该刊 1896 年的第 I 卷 24 期有 Mesny’s notes 

on Kuang-si 一文，其中食物部分就有“Shin-hao 生蠔，Oysters”这一条。 

在苏格兰汉学家湛约翰（John Chalmers）和狄吏（Thomas Kirkman Dealy）1907 年出版

的 English and Cantonese Dictionary 中，相关词条为：“Oyster，蠔 ho，生蠔 shang ho；pickled 

oyster，蠔豉 ho shi；oyster-bed，蠔塘 ho t‘ong.”（p.210） 

上一节提到 1913 年祥栈选著的 Chinese and English Cook Book=《华英字厨书》一书，

正文部分用“蛎房”指牡蛎，“华餐上品调制”部分对“扭子蚝”的注解为“用生蠔、风栗

炖淋并用”。菜名“扭子蚝”很可能依据的是民间菜单，后文的注解则用了正体字“蠔”。 

1917 年高利士（Roy T. Cowles）所著 A Pocket Dictionary of Cantonese：Cantonese-English 

with English-Cantonese Index 也有“生蠔 Shaang hō，Oyster.”（p.54） 

1919 年《岭南》杂志农学专号（Vol.3 No.4）《香港为非常贵重之粮食》就比较了不同

食品的卡路里（文中称为“卡罗厘”），文中提到生蚝的卡路里为 230（第 21 页）。 

1926 年 11 月 8 日的《申报》刊登了一家位于东武昌路的安乐园酒家的例菜表，其中

“星期例菜”中有一道菜“炸焖生蠔”。有意思的是，这家酒店特意注明“本园承办正式广

州筵席”，表示这是一道粤菜。 

 
图 1 《申报》安乐园酒家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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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高利士（Roy T. Cowles）所著A Pocket Dictionary of Cantonese：Cantonese-
English with English-Cantonese Index也有“生蠔 Shaang hō，Oyster.”（p.54）

1919年《岭南》杂志农学专号（Vol.3 No.4）《香港为非常贵重之粮食》就比较了不

同食品的卡路里（文中称为“卡罗厘”），文中提到生蚝的卡路里为230（第21页）。

1926年11月8日的《申报》刊登了一家位于东武昌路的安乐园酒家的例菜表，其中

“星期例菜”中有一道菜“炸焖生蠔”。有意思的是，这家酒店特意注明“本园承办正

式广州筵席”，表示这是一道粤菜。

1935年《江苏学生》第7卷第1期的《蠔》（作者“民生”）说：“蠔，通称牡蛎，

一名蛎黄、蛎房，粤又名之曰生蠔。”明确提出“生蚝”是粤地的用词。从“生蚝”早

期用例多与两广地区有关来看，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有意思的，我们查了几部19世纪的粤语词典和粤地编的汉语词典均未见“生蠔”，

比如马礼逊（R. Morrison）的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9年，p.226）、麦

都思（W. H. Medhurst）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8年，p.918）、卫三畏（S. 

W. Williams）《英华分韵撮要》（1856年，p.88）、湛约翰的《英粤字典》（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Dictionary: For the Use of Those Who Wish to Learn the Spoken Language 
of Canton Province，1859年）、罗存德（W. Lobscheid）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1868年，p.1271）、欧德理（E. J. Eitel）的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1877年，p162）、邝其照《英华字典集成》

（1887年，p.578）等都只是“蠔”。因此，可以认为“生蠔”大概是在20世纪初产生

的，湛约翰著作前后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在“蚝”之前加“生”？构词理据为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

“生”与未经加工的生吃有关，类似的构词也见于“生菜”5；一种是“生”与鲜活义

有关，以与生蚝干“蚝豉”相对。我们认为两种意见并不矛盾。

东南沿海一直有生吃牡蛎的习俗，不过早期是称为“蠔生”，比如：

故蠔生、鱼生、虾生之类，辄为至味。然烹鱼不去血，食蛙
兼皮，或食狗食猫，尚承蛮徽遗俗。（清 ‧《乾隆潮州府志》）

澄地多鱼，人善为脍，披云镂雪，洁白可爱，杂用醋齑等
物，食之谓食鱼生。可清膈消暑，尤以寝晓空心时为良。其
余如蠔生、虾生大率仿此。俗云：山居食山，水居食水。各
从所嗜，不足怪也。（清 ‧ 《嘉庆澄海县志》）

伴随着西餐的引入，牡蛎出现了新的生吃方法，“生蚝”的出现很可能与此有关。

5	 近代文献中，“生菜”多用来指沙拉，请参黄河清编著《近现代汉语辞源》（上海辞书出版

社，2020年，1335页）。现代汉语中，则用来指叶用莴苣（学名：Lactuca sativa var. ramosa 

Hort.）。“生菜”一词的所指问题，也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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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1934年《北晨画刊》第3卷第2期的《生蠔》（作者“惠隐”）就指出：

江浙人食醉虾，与欧洲人食蠔，皆活剥之，食时渍虾以酒，乱跳跃

于盘中。蠔则用特制之刀擘开，挑取入口，尚蠕蠕动也。虾、蠔

皆产不洁水中，以食虾为较险。虽洗净及酒浸，然其皮肉缝隙，仍

夹有多少细菌。纳诸人腹，便恶作剧。若蠔壳恒紧闭，外污不能侵

内。擘得其法，不令污手触蠔肉，以叉勺取食之，自可无虞。欧洲

渔家多以人工养蠔，比国阿士富Ostend一带最著名。

同时，对于商家而言，“生蚝”代表了一种更新鲜、更注重原味、可能也更昂贵的消费

体验，因此也更崇尚使用这个词。

三、“生蚝”何以指物种？

“生蚝”原本是食物名，近来越来越多的人用来指牡蛎（尤其长牡蛎）这种物种。

比如百度百科“牡蛎”条提到有同义词“生蚝”：“生蚝：一般指牡蛎（珍珠贝目牡

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搜狗百科有“生蚝”条：“生蚝（拉丁文名：Ostrea gigas 

tnunb）别名牡蛎，是牡蛎科牡蛎属动物。”快懂百科“吉列生蚝”条中做了解释：“生

蚝，属牡蛎科（Ostreidae真牡蛎）或燕蛤科（Aviculidae珍珠牡蛎），双壳类软体动物，

分布于温带和热带各大洋沿岸水域。”（以上均2025年8月8日查询）

生蚝最主要的功能是作为食品，发展成为物种名是转喻（metonymy）机制在起

作用。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即在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CM）中，用一个概念实体（喻体）来指代另一个与之邻近

或相关的概念实体（喻标），其核心在于“邻近性”联想。常见的转喻类型包括“部分

代整体”、“容器代内容”、“生产者代产品”、“产品代生产者”等。

“生蚝”的词义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转喻案例。在“牡蛎烹饪”的认知模型中，

“生蚝”这个指代食品／食材的词，被用来指代制作食材的生物，构成了“食品代物

种”的转喻性语义转移。当人们频繁地在餐厅点叫“生蚝”并得到某种特定类型的牡蛎

时，大脑便会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稳固的联系，最终使得“生蚝”一词的指称对象从食

品／食材名固化为物种名。

当然，“生蚝”也并没有完全取代“牡蛎”，而是在现代汉语中与之形成了一种有

趣词汇分工。一方面，涉及语体差别。“牡蛎”主要用于正式语体或科学语体，在生物

学分类、生态学论述（如讨论“牡蛎礁”）、以及需要指代所有牡蛎种类的正式书面语

中，“牡蛎”是唯一的选择。而“生蚝”则用于口语语体或通俗语体，尤其在餐厅菜单

和海鲜市场上，“生蚝”因其更强的商业辨识度和更具体的品质指向，成为比“牡蛎”

更受欢迎的用词。另一方面，涉及词义内涵，不少人把“生蚝”作为牡蛎的同义词，把

小个头牡蛎称为“小生蚝”；但也有不少人把“生蚝”限定在大个头牡蛎，若此则“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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蛎”是涵盖性更广的上位词（hypernym），“生蚝”是其下位词（hyponym）。这种词

汇分工的形成，是汉语为适应新的商业和文化现实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

《现汉》说牡蛎“也叫蚝”，但由于汉语普通话的名词往往偏好双音节，“生蚝”

能成为更受偏好的形式，也与此密切相关。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认为，“生蚝”的本字为“生蠔”，“蠔”最初见于唐代文人对两广沿海牡蛎的

称呼，“蚝”作为“蠔”的俗体字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而“生蚝”最初是作为食品／

食材名出现的，最初的用例见于20世纪初。在认知转喻机制的作用下，近期越来越多的

人用“生蚝”来指牡蛎这种物种。

从食品／食材名到物种名，这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词义演变路径。盛益民《再话

“大闸蟹”的得名》（《语言文字周报》总1938期，2022年）就指出，“大闸蟹”原本

是食品名，现在多用来称呼物种“中华绒螯蟹”（学名：Eriocheir sinensis），也经历了

类似的转喻。这个方面的现象，很值得引起进一步重视。

由于近代的新词多产生于东南沿海的开埠地区，“生蚝”的例子也很好地说明，

在讨论近代新词时很有必要结合东南方言来讨论。可以再举“企鹅”为例，《中国大

百科全书》的“企鹅”条说：“因为它们经常在岸边站立远眺，好像在企望着而得

名。”1903年《泰西事物丛考》卷七就已经有这种说法：“有名企鸟者，常企立延领

而望，生于北海。”其实这是一种望文生义。卫三畏1844年的《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中就已经出现“企鹅”，而“企”（本

字是“徛”）其实就是粤语中表示站立义的词，“企鹅”就得名于站立义。6有鉴于

此，期待学界在考察相关问题时，可以多结合方言来讨论。

6	 黄河清〈《 英华韵府历阶》中的新词语、新概念〉（ 《 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20期，2024年）一

文，对此有所讨论，敬请参看。


